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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丁瑜先生兼谈《延年集》编纂 

李  坚 

丁瑜先生是善本组的老人。我 1996 年入馆分配到善本组时，丁瑜先生已退

休多年，并未与之共事，只是经常听同事们谈到丁先生。当时的组长程有庆老师

经常提起：丁先生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主要编

纂者，等等。李际宁老师说起《碛砂藏》，也总要提起丁瑜先生。近些年先生还

参加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前期选目，以及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会，

《永乐大典》采访鉴定会等工作。所以，提起丁先生的大名，不禁有些肃然起敬。

而印象最为深刻的，则是每年春节前全组和老同志一起聚餐欢聚的情形。 

组里的老先生很多，冀淑英、丁瑜、王玉良、杨讷等先生，每年春节前，都

会请回来全组一起聚餐，与大家欢聚。与杨讷、王玉良等其他几位健谈的先生不

同，丁先生每次来了都不声不响，笑咪咪地微微鞠躬，不停冲大家点头，特别和

蔼可亲。大家兴致勃勃地寒暄聊天，丁先生也多是在一旁安静地聆听，很少插话。

最近十来年因年事过高，丁先生已经不能参加组里聚餐了，但我还能常常想起他

每次来组里，推门进来满脸笑意微微鞠躬的样子。 

 

图 1 2017年春节慰问（左起：程有庆、丁瑜、

陈红彦、李坚） 

 

图 2 2018年春节慰问（左起：黄霞、丁瑜、

程有庆） 

与丁先生的接触增多，是 2014年我担任善本组组长之后。每年春节陪着古

籍馆陈红彦副馆长和程有庆老师等去丁先生家慰问，先生每次看到我们都非常高

兴，很愿意和我们聊天，只是自己说话不多，多是听着陈主任和程老师在说，时

不时让我们吃水果。儿子儿媳照顾得周到，丁先生的气色非常好，很多年了，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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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容貌没有什么变化。 

2019 年 9 月 9 日国图 110 周年馆庆前夕，以丁瑜先生为首的 8 位国图老专

家给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很快收到总书记的回信。这是党和政府对文化工作的重

视，是国图人的骄傲，丁瑜先生是善本组的前辈，当然更是善本组的骄傲。 

2019年 12月，丁先生的故交、著名版本学家沈津先生到北京来，专程带着

复旦的学生去拜访丁先生。因沈先生这次拜访，我们才知道前不久先生曾因脑梗

住院。得知此消息，大家都很牵挂，我因为工作较忙走不开，便请程有庆和李际

宁两位老师代表善本组去看望先生，他们二位回来时非常高兴，说丁先生恢复得

很好。 

2020 年春节前夕，陈红彦副馆长、程老师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去丁先生家

慰问，先生似乎与往年没有太大差别，只是稍微显得弱些。我们感慨于高龄的丁

先生大病后恢复得如此之好，子女们照顾得真不错。临别时一起拍照留念，丁先

生轻轻说了句：“给我洗几张。”之后，我特意到冲印店里将最近几年的照片都冲

洗了一份，同时，又请组里的年轻同事蒋毅把典籍博物馆大厅里习总书记给国图

老专家们回信的雕塑也拍了照片，一起给丁先生寄去。 

6 月 16 日，北京新发地疫情爆发之际，传来了丁先生仙逝的噩耗，我恍惚

还有些不敢相信。虽然先生年事已高，但我总以为他老人家会一直这么慈眉善目

地微笑着，不会离去。据说丁先生当天上午感觉有些不舒服，下午就走了。先生

走得安详，没有病痛折磨，也是福气。 

  丁瑜先生是谦逊而和蔼可亲的好人，他的离世，令善本组的众多同事伤感不

已。前几年刚刚退休的申军老师说：“我到善本组时丁老已退休多年了，因此我

和他接触并不多，只是每年春节前和老同志聚会时才能见到他，他给我的感觉就

是一个和气可亲的长者，一个没有学者架子的学者。记得他爱喝酒，我陪他喝酒，

他点名喝小糊涂仙。遗憾的是我没有机会和他共事，接受他的教诲。如今丁先生

已驾鹤西去，我将怀念他，好人会得好报，祝他在天国生活得幸福。”申老师的

话，道出了每一位善本组人的心声。 

丁瑜先生是著名的古籍版本鉴定专家，但我对于丁先生的学术成果，却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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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有幸的是，2015至 2016年，我参与了编纂丁先生的文集《延年集》的工

作。作为文集编纂的主要联系人，我负责与张志清副馆长、古籍馆陈红彦副馆长、

沈津先生、善本组参与此事的各位同仁、出版社等对接沟通，上传下达，对于文

集编纂的全过程以及各方面的情况都有所了解。由于我们编纂文集的经验有限，

加之时间紧张，很多问题考虑不周，书末没有附后记等说明编纂过程，不能不说

是一种遗憾。现借悼念丁瑜先生之机，简要叙述当年文集编纂的经过及其相关事

宜，权当补充“后记”一篇，以飨读者。 

  2015年 2月 9日中午，张志清副馆长把我和副组长李文洁叫到他的办公室布

置任务说，为庆祝 2016年丁先生 90寿辰，需尽快编纂出版丁瑜先生的文集，具

体的文集编纂工作由善本组来承担。 

  早在 2004至 2011年，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联合编纂《芸

香阁丛书》，收录顾廷龙、赵万里、潘天祯、冀淑英四位先生的文集，几位先生

都是图书馆古籍版本目录学领域的宗师。图书馆古籍界除了这几位大师，还有一

些学养深厚的专家，他们在本专业颇有建树，但淡泊名利，毕生坚守基础业务建

设，将更多的精力投入集体工作和项目中，为图书馆的发展贡献良多。丁瑜先生

就是其中的代表。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能为丁瑜先生编纂文集，

并把此事当作新时代古籍保护计划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了对这些

一生默默奉献的专家的尊敬与重视。 

  张副馆长对文集编纂一事高度重视。2月 9日刚给我们布置任务，2月 15日

就电话询问是否已经着手在做，是否已经与丁先生联系。紧接着与国图出版社沟

通，确定由已故的贾贵荣主编（1961.12.14-2020.4.21）负责落实此书的出版。 

   张副馆长对文集编纂的每个环节都及时做了指示，对我们汇报和反映的问

题，无论是 OA 邮件，还是微信信息，都及时回复、随时解决，使得整个工作在

有序平稳地进行。文集的字体字号、版式、开本、封面、印装经过张副馆长拍板，

均参照《赵万里文集》，并决定使用简体字；封面，出版社提供了两个设计稿供

选择，由张副馆长选定了其中一款。 

张副馆长还特别强调，文集编纂时要充分尊重丁先生的本人意愿，尤其是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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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请谁来写、文集的名称等，都一定要听从丁先生的想法。2015年 7月 23日，

张副馆长在给我的一个回复邮件中，有这样几句：“很感谢善本组高效率完成了

丁先生文集的整理工作”，“（关于文集的名称）……如不叫文集，可请丁先生自

己定个名字。比如像李致忠先生过去出过《肩朴集》，类似这样的名字，我觉得

也不错”，“二、序言由谁来写，我建议由丁先生来指定撰写人为佳。三、《延年

诗草》，我觉得不错，建议附在后面出版。”最后强调“上述只是鄙意，还要以大

家共同意愿为正，当然最重要的是丁瑜先生自己的意愿。” 

张副馆长起初还计划文集出版以后，组织一个小型出版座谈会，由善本组牵

头，以组内的老中青为主，包括退休的，叙叙旧。丁先生愿意请外馆的哪位先生，

由老人家自己决定。但行事低调的丁先生坚决拒绝，这个计划便没有实施。 

善本组承担了文集的全部编纂工作。接受任务之后，程有庆老师马上与丁先

生联系，告知此事，并请丁先生做相关准备。丁先生非常高兴，积极配合，为我

们提供线索。 

我们尽快将丁先生的论著目录搜集了一下，组里的几位年轻人都参与了具体

工作，蒋毅、刘悦、程天舒参与搜集、复制论文，在孔网上购买专著，去港台阅

览室复印《联合早报》……，初期查找到 16 篇论文，1 部专著，形成初步的目

录。经过几次核查，又增加了一些。后期校对过程中，贾大伟还核查了缩微的《中

国文物报》，确认论文《“一方古砚写传奇”补遗》纸质复印本的夹字内容。有些

文章，因为发表的年代较早，已经不容易找，丁先生自己有保存的，也加入进来。

根据编辑的建议，我们又请丁先生找出一些照片，程老师取回来扫描之后提供给

出版社，用于书的前面彩页。 

程有庆老师是文集编纂的主力，负责论文的分类、审稿校对中疑难问题的解

决、书名确定等，并承担了与丁先生联系沟通的重任。程老师是当之无愧的与丁

先生沟通的不二人选，丁先生与他共事多年，很熟悉，交流起来更容易；程老师

敦厚随和，对老年人热心、耐心、细致体贴，深受各位老同志信赖；更不用说程

老师具有丰富的古籍工作经验，在古籍著录和版本鉴定方面有不少独到见解，为

保证文集编纂质量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老人家沟通，仅靠电话，沟通效果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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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会大打折扣。程老师无数次前往丁先生家，向先生汇报搜集资料的进展，听取

先生的意见，沟通某些问题的处理办法，而对于较难抉择的事情，往往会提出一

些建议，供先生选择，这些都是文集得以顺利编纂的基础和保障。 

文集中能包含丁先生的诗作《延年诗草》，也很不容易。在文集编纂不断推

进的过程中，也许是受到领导和同仁们的热情感召，谨言慎行的丁先生拿出自己

多年来的诗作集成，自名《延年诗草》。丁先生家老宅位于西城区延年胡同，自

幼居住在那里的丁先生对延年胡同充满感情，将自己的居处命名为“延年居”，

诗作命名为“延年诗草”。丁先生征求张副馆长和程老师的意见，这些诗作是否

能收入文集中？张副馆长和程老师都认为诗作颇有文采，尤其是反映了丁先生所

经历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一些人和事，具有史料价值，值得收录。于是文集中增加

了一部分诗作。 

文集名称的确定，也经过审慎的思考。起初，出版社耿素丽老师建议拟定类

似“×××版本目录学论集”的名称，后来觉得还是起个有寓意的名字更为妥当。

程老师琢磨了很久，没有找到特别恰当的，也曾请沈津先生费心考虑。后来，受

丁先生自拟的诗作名称《延年诗草》启发，程老师建议命名为《延年集》，先生

与延年胡同关系密切，“延年”二字寓意也好。这个提议得到丁先生本人的认可，

沈津先生也表示肯定，张副馆长很支持。文集的名称就这么确定了。 

  文集的分类排序，是由程老师完成的。全书约 26 万字，分三大部分，先后

顺序为：一论文 34 篇、二专著 1 部（《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三诗稿 71 首

（按：最初排序为一论文、二诗稿、三专著）。论文按类排序，但不明确类别名

称，因有些论文不易归类，仅作模糊处理；诗稿则根据写作时间排序（按：初选

77 首，经丁先生与程老师再次斟酌之后，又删除了几首不宜对外公开的，最终

选定 71首）。 

  全书的序言有两篇，一篇是韩永进馆长撰，一篇为沈津先生撰。组里的文学

博士程天舒为韩馆长作序提供了一些资料；沈先生与丁先生几十年的交往，序言

饱含深情，娓娓道来，很打动人。沈先生写稿格外认真，发来初稿之后又两易其

稿，不断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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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津先生对文集的编纂贡献颇多。沈先生与丁先生在编纂《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时共事多年，情谊深厚。他对编纂丁先生文集非常热心，除序言外，还提供

了一些与丁先生的往来书信，积极为文集的编纂出谋划策。不少问题我们都是与

沈先生商量决定的。 

  2015年 12月底，文集的初期工作完成，2016年初将稿交国图出版社。最初

由耿素丽老师负责，后因耿素丽老师岗位变动，2月底交由王雷老师负责。王雷

老师非常努力，想尽一切办法赶时间，以期尽快出版。3月 7日王雷老师将初稿

校样排出来，我们便开始校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校对任务交给了组里退休同

事唱春莲老师，唱老师从事古籍工作多年，认真细致，校对又快又好。得知是为

丁先生出版文集，毅然勇挑重担，没日没夜地加班校对，以保证如期出版。3月

15 日完成一校，交还出版社；3 月 29 日二校稿样出来，唱老师开始二校；4 月

11 日完成二校返还出版社。4 月 26 日出版社出第三次清样，再返还唱老师；4

月 29日，唱老师完成三校。 

三校完成后，由程有庆老师做终校，并同时送给丁瑜先生一份，丁先生本人

也开始校核。程老师和丁先生同时看样稿，丁先生翻阅资料，认真审阅，校改了

不少，认为有些地方一定要改。尊重作者本人的意见，程老师把丁先生的意见及

时吸收进去。 

丁瑜先生的生日是 5月 7日，张副馆长本来希望在此之前出版。当得知丁先

生和程老师同时审校的时候，他非常理解，赞成吸收先生本人的意见，认真校对，

保证质量，便允许出版时间稍微推迟一些。 

  在几次校对过程中，解决了不少问题，比如排印稿中有很多异体字，繁体字，

一并改为简体字；有些漏印的内容也加上；用阿拉伯数字还是汉字数字，最后都

根据古籍著录的规范改过来。 

国图出版社在此书出版中也做出了很大努力。贾贵荣总编亲自督促进度。耿

素丽老师在前期提了不少有益的建议。责编王雷老师积极配合支持，千方百计保

证出版时间，严格三审三校，有疑问及时与我联系沟通；并尽量为我们的校对提

供便利条件，对我们的修改要求也最大限度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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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6 日，校好的稿件送还出版社；16 日出版社做好最后一稿，返回以后

由程老师审最后一遍，5月 19日审完后交还出版社，正式下印厂。7月 5日，得

知丁先生因病住院刚出院，张副馆长催促出版社尽快出书，得到反馈说已经印好

了，正在装订。7 月 13 日，我们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运回 100 册，当天

程老师就先取了 5册送到丁先生家里。拿到样书，丁先生非常高兴，非常满意。 

7 月 25 日，程老师和我一起又去丁先生家，再送去部分样书，并带着《延

年集》的出版合同请丁先生签字。古籍馆陈红彦副馆长让我们带了两册书过去请

丁先生签名，交由名家手稿库签名本中保存。《延年集》的编辑出版工作顺利完

成，丁瑜先生高兴地与我们合影留念。 

 

图 3 丁瑜先生为国图名家手稿文库题写《延

年集》签名本 

 

图 4 程有庆、李坚与丁瑜先生合影 

编纂《延年集》，是善本组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善本组老中青同仁的一次团

队作战。通过这次编纂工作，我感觉与丁先生等老一辈图书馆员的距离拉近了，

同时，也感受到了国图古籍事业先后传承的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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